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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波

几匹快马在锣鼓声的伴随下，自泉州府衙而出，过天后
宫，跨顺济桥，一路向南疾飞，几炷香后，已来到晋江钱头
村。钤盖“皇帝之宝”朱红大印的捷报很快贴在吴鲁家中的
厅堂上。霎时，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吴鲁高中清光绪十六
年（1890）庚寅恩科进士及第、殿试一甲第一名。这是泉州
府继庄际昌后，271年来又一个状元。

位于泉州涂门街的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里红灯高挂、
香火萦绕，闻讯赶来的各位宗长族亲正围坐在大厅里议事。

吴鲁（1845—1912），字肃堂，号且园，为闽南吴氏千
百年来第一个金榜夺魁的裔孙，整个吴氏宗族为之光
耀。宗长族亲们一致决定，在宗祠之前竖起四斗旗杆，
同时加速宗祠的重修步伐，以迎接状元郎荣归故里、回
乡祭祖。

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原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
吴龙徵的府第，因其官至东观侍读、西台御史，其地因而得
名。清光绪年间，泉州吴氏宗亲共议兴建府级吴氏大宗
祠。吴龙徵九世孙吴朝铨慨然以其第之前三进献出，改建
为泉府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吴氏合族大宗
祠。

清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开始
改建。吴鲁喜中状元，众族亲为之振奋，理当隆重庆贺，告
慰列祖列宗。东观西台，自此灯火通明，修葺一事，快马加
鞭，只盼状元郎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戴花、衣锦还乡。

吴鲁中状元后，改官翰林院修撰。次年六月，出任陕西
乡试主考官，八月奉命移督安徽学政，后又代办江南乡试监
临，一直奔波于各省之间，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奔波了五
年，吴鲁终于获假返乡省亲。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吴鲁莅祭东观西台吴氏大
宗祠，大会诸亲。

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前，四斗旗杆高高耸立，照壁、
石鼓、池塘、六角古井，彰显了这座明清建筑的恢宏气
派。四进五开间建筑错落有致，宫殿式屋顶，燕尾翘脊，
木构件雕刻精美；红墙绿瓦，黏土饰筒，花头垂珠，金碧辉
煌，富丽堂皇。举人吴拱震书《温陵吴氏大宗祠记》，进士
吴增撰、吴拱震书《东观西台族史和吴氏大宗祠》，二碑刻
立于大宗祠内。正中大门上，高悬“吴氏大宗祠”红底金
字匾，两旁匾书“至德流芳”“延陵衍派”“记首世家”，述说
着吴氏的显赫家世。中门屏风题有吴鲁诗句“东壁图书
府，西园翰墨林。闻诗知国政，讲易见天心。”辅殿匾额

“状元宰相”，系为南宋状元吴潜所立；另一匾额“状元”，
为清代状元吴鲁所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吴鲁撰书《温陵吴氏合族祠堂
记》，刻石立碑于祠堂内。吴鲁是一位出入欧颜的书法大
家，通观其碑，凝重平正，雄浑朴茂，一提一按之间得颜公笔
意，尽显书法之美。

（作者系旅居香港晋江籍作家）

蔡安阳

五店市的冬日，恰似一位怀揣着岁月故事、温婉静美的
江南佳人，莲步轻移，款款而来。她未沾染北方冬日那呼啸
张狂的凛冽之气，周身唯有一抹细腻缱绻的柔情，仿若误入
那与世隔绝的桃源胜境，恰似“寒轻粉蝶忙”所绘情境，虽不
见蝶影翩跹，闲适悠然之韵却满溢街巷。

晨光熹微，漫步在青石板路上，微微寒意自脚底升腾，
却只是轻柔撩拨，绝无蚀骨的冰冷。街边老榕，偶尔有黄叶
如蝶般悠悠飘落，似在呢喃着季节更迭的密语。一旁老屋
的青苔、藤蔓仿若忠贞不渝的岁月守望者，兀自葱茏着，全
然不理会时光的流转，固执守着旧时模样。风在小巷中穿
行，没了夏日的炽热灼人，只剩轻柔的抚慰，裹挟来不远处
小吃摊的诱人香气——那是独属五店市的烟火密语，声声
悠长的叫卖，三两笔就勾勒出小城质朴生活的鲜活轮廓。

蔡氏大宗祠那明艳的红墙、俏皮的燕尾脊，在冬日澄澈
清冷的空气中愈发庄严肃穆。燕尾脊高高翘起，恰似灵动
轻盈、急欲腾飞的燕尾鱼，于碧空之下肆意舒展身姿，仿佛
下一秒就要冲破岁月织就的藩篱，向着澄澈苍穹振翅遨游，
将闽南古建筑的豪迈与灵动彰显得淋漓尽致。红墙饱经悠
悠岁月摩挲，色泽醇厚深沉，我轻轻抚摸着斑驳的墙面，恍
惚间，耳畔似有往昔的喧闹声悠悠传来。庭院里，孩童们嬉
笑打闹、你追我赶，手中五彩纸鸢随着欢声笑语，扶摇直上，
飘荡在湛蓝晴空；堂屋内，家族耆老身着华服、正襟危坐，运
筹帷幄间商定家族商事、规划田产，沉稳语声尽显睿智。此
刻，暖阳烘暖了红墙青瓦，也烘暖了那段尘封的繁华旧梦。

午后时分，暖阳仿若给天地间轻柔笼上一层蜜色薄
纱。碧空澄澈如镜，云朵闲散飘荡，恰似悠然自在的牧云
图。闭眼静立，婉转鸟鸣恰似灵动音符，跳跃在静谧午后，
添了几分活泼生气。深嗅一口，泥土的质朴与花草的馥郁
交织相融，是大自然馈赠的专属香氛。店铺前的空地上，游
客悠闲地坐在竹椅竹凳上喝茶谈天，脸上恬淡笑意，诉说着
静好日常的珍贵。抬眸远眺，碧空云朵变幻莫测，恰似“白
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描绘的悠然空灵之境。

五店市的冬日，雨也常来造访。湿润气息悄然漫上街
巷，便是冬雨的前奏。待云层不堪重负，细密雨丝纷纷扬扬
飘下，似轻盈起舞的精灵，于天地间织就朦胧诗网。古朴与
现代交织在一起，恰似水墨肆意洇染。行人撑起伞，五彩斑
斓如涌动花海，恰似雨中绽放盛景。冬雨恰似绵柔诗篇，悄
声诉说冬日绮梦，慰藉每颗渴慕安宁的心灵，一如“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默默润泽古城，滋养出独有的温润气
质。

夜幕低垂，雨幕与昏黄街灯温柔相拥，晕染出满巷温馨
暖光。瞧那庄氏家庙，雨夜中更添几分神秘深邃，飞檐斗拱
隐匿在朦胧灯影里，轮廓仿若蛰伏巨兽。门庭前的石鼓，沉
默伫立，承载过世代族人的摩挲祈愿，于此时无声见证着小
城雨夜的宁静祥和。“古屋深灯弄影时”，古宅雨夜，弦音袅
袅，氛围感十足，引得行人沉醉在这份岁月沉淀的韵味里。

五店市的冬日，虽无北国雪飘的豪迈壮丽，却凭一腔温
婉柔情，于岁月流转间，镌刻生命哲思，滋养生活热忱。它
悄然教会我们：于清寒寻暖，于须臾悟美，把平凡日子过成
熠熠诗篇。

王常婷

这个温暖的冬天，一行人走入晋
江市龙湖镇。

在闽南的滨海一角，龙湖镇静静
地铺展，如同一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
卷。龙湖镇在宋代时期，属安仁乡弦
歌里——一个听着就充满古韵诗意
的地方。现如今，这里依然是历史与
现代交织的梦幻之地、自然与人文和
谐共生的典范，每一次驻足，都能感
受到那份独有的宁静与美好。

晨曦初破，龙湖镇的衙口海滩便
在第一缕阳光的轻抚下，伴随着涛声
缓缓苏醒。沿着海岸线，施琅将军的
故居靖海侯府的九十九个门槛，迎着
海风次第崭露，尽管不少已经风化磨
损，可没有谁比它们更熟悉将军的脚
步声。

海滨滩涂上，赶小海的小船三三
两两泊在岸边。逐海而生，世世代
代，渔民们重复的似乎是同样的生
活。另一边厢，现代化的工厂里，一
排排的机器似长龙，已经实现了智能
化，不需要人工操作；工程师早已在
主控室里设置好程序，从生产到包装
运输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最传统
与最前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奇妙地
并存于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传说中的龙，在不远的龙湖。龙
湖镇之所以得名，便是因其境内大湖
状若巨龙。龙湖水域面积达 2800
亩，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佳的储
水环境，龙湖成为祖国大陆向金门供
水的水源地。在陆上，汩汩清泉从泉
州山美水库流出，经金鸡拦河闸，过
晋江龙湖水库流向金门，穿越总长约

28 公里的陆海输水管道，似一条长
龙，滋养着曾饱受水困的金门同胞。

冬日的暖阳给天边渐渐染上了一
抹橙红，龙湖的水面仿佛被镀上了一
层金色的光辉。因为是饮用水供给
处，龙湖水库没有常见的水产养殖等
人工作业，周边的建筑也极少，因而比
别的湖泊更加宁静清澈透亮。湖面如
镜，与天光云影共徘徊；微风拂过，波
光粼粼，晚霞被揉碎在水藻间，沉淀着
彩虹似的梦，竟然有种今夕何夕的不
真实感。偶尔，一两只水鸟掠过湖面，
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声，便恍若进入
了古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壮阔寥远之境。

漫步于檀林古街，青石板路两旁，
是历经岁月洗礼的骑楼商铺，斑驳的
墙面，每一砖一瓦仿佛在低语，述说着
悠悠岁月里曾经的商旅往来。行走在
檀林，一栋栋的番仔楼，中西合璧，“端
园”“春晖楼”“书投楼”“慈恩楼”……
无不是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湛。在
称奇之余，那斑驳的墙面，仿佛走进了
过去的岁月，每走一步，似乎都能触碰
到华侨们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情系
桑梓的往昔。印象最深刻的是绿野山
房，这里是村里的第一所私塾，由华侨
许逊沁回乡兴办，直到1958年新建校
舍前，百余年来一直作为村中办学之
所。反哺故乡的最好方式便是文化传
承、教育兴邦。

阳光下，福林渡槽横跨阳溪两
岸，犹如飞龙般雄伟壮观。尽管石头
水泥在岁月里泛黄，作为福建省最大
的浆砌条石拱渡槽、泉州市现存唯一
的空中渡槽，福林渡槽在今天依然尽
显霸气。想起从龙湖汲取的源头活

水正通过浅浅的海峡源源不断供应
金门岛，龙湖之水在不同时代以不同
的方式，滋养这块土地。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湖不在大，源头活水便可
渡人亦渡己。

此刻，坐落于村东的福林寺，以
张扬的渡槽为背景，沉静安然，不悲
不喜，虽历经风雨洗礼，依然整肃庄
严。弘一法师曾在此驻锡，他当时所
住的禅房名为“尊瞻斋”。他为福林
寺所题的墨宝，如今已装裱珍藏在寺
内，也镂刻在寺院的左右大门前。“福
德因缘一一殊胜，林园花木欣欣向
荣”，一如法师临终绝笔“悲欣交集”，
皆因有缘。

寺旁的孝端桥关于乡情的故事
还在流传。1933年，旅菲华侨许经撇
回福林村建端园，并在阳溪建桥，以
利乡亲们往来。村民感恩其善举，遂
命名为“孝端桥”。许经撇之孙许自
钦，情系桑梓，于 1984年、1992年两
次重修孝端桥，使这座历经风雨沧桑
的老桥，迄今仍巍然屹立。爱乡之情
代代相传，乡人便称之为“三代桥”。
长桥卧波，未云何龙。这条龙，穿越
时空，跨越沧海，历久弥坚。

桥在，许氏一族对家乡的情意也
在。

一座桥，三代人，渡人亦渡己。
离开时，福林寺旁广场上的弘一

亭，红霞满天。朋友说，留个纪念
吧！于是驻足，不必问何处是归程。
长亭更短亭，我心归处，芳草碧连天。

此刻，远处田野，日之夕矣，牛羊
下来；龙湖上，云蒸霞蔚；看得见的渡
槽和看不见的陆海输水管道，书写龙
湖奇观。

苏水梅

搬了两次家，许多故事都发生了改变，有一个场景是不
变的，阳台种的那一盆盆植物很少有开花的时候。不开花
就不开花，我心里从来不着急，依旧随心所欲地拨弄、捣鼓
它们，自得其乐。

一株吊兰的小苗是从好朋友家里掐了一个小苗种下
的。种的时间长了，吊兰会伸出长长细须，过许多日子再长
出一朵小吊兰，如我当初带回家时的小苗那般，很是惹人喜
爱。这时可以把小苗掰下来，种到别的盆里，或者放到水
里，变成一株水培植物，算是进入这个家的第二代吊兰。如
果不及时给第一代吊兰换土的话，过阵子这株植物就会渐
渐失去姣好的样子。第一代吊兰的叶尖部分会出现枯黄的
症状，这时拔出整个植株，会发现根部已经肿胀得很厉害，
原本花盆里的土似乎都被植物“吃”掉了。好在我总结出这
个规律所花费的时间不多，目前家里仍有两盆吊兰长势喜
人，只是不知道已经是繁殖到第几代吊兰了。

一盆锦上添花是邻居凤儿送我的，一同送来的还有一株
掌上红。那盆掌上红种了一年多，后来枯萎了，那个盆儿被我
种上了绿萝。小的时候，我的舅舅特别爱种锦上添花，每逢去
外婆家，舅舅总会向我们炫耀他的锦上添花：花盆里绿色的

“柱子”上伸展出密密匝匝的叶片，一到春节前后，就会开出美
艳艳的小花盏，最合舅舅心意。当凤儿把这盆锦上添花送给
我时，我还十分纳闷，没有绿色的“柱子”支撑的锦上添花，叶
子直接种在土里，能活吗？几年时间很快过去，家里的这盆锦
上添花依旧我行我素，兀自缓慢地生长着，感觉半年才从一片
叶子的末端，长出一片更小的叶子，不缓不慢、不慌不忙。

一个类似鸡公碗一样的白色花碗，被我安顿好一个水
仙花头。在往小花碗里加水之前，我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加
了一点点的矮健素，然后把剥去褐色外皮的水仙花泡在水
里。我得意洋洋地拍照发给我的好朋友。两秒钟后微信收
到语音：“要把整个花球浸泡在水里。”我才想起来，她一再
叮嘱要拿一个大的盆来泡，或者要找些小石头压一下。看
来又是只把话听了一半。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把连着
的三个花球掰成了三个，让它们挨在一起，正好都在小花碗
里了，水也正好能都泡到。这下不敢再拍照传给朋友了，但
我坚信这盆水仙花定能开出黄白相间的小金盏。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阳台上的植物也并不是完全没有
开过花。比如，那盆吊兰曾经开过一串白色小花，灿烂又轻
盈；那盆锦上添花也在前年春节期间开过紫红色的花朵，彩
云般绚烂；从一盆蝴蝶兰中掏出的一株蝴蝶兰虽然只有三
片叶子，换了新土，次年又开出一只“白色蝴蝶”，在整个春
天里煌煌而立，婉约动人。

说到底，养花莳草的乐趣在于静待花开。只是花开有
时，有花赏花，无花赏叶，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夏学军

所有形容时间的词语中，我最喜欢光阴这个词。
光阴雕刻着生命，有一丝沉重感。光阴的流逝，却在弹

指一挥间。我们感叹岁月无痕，一生还有多少未完成的事，
还有多少遗憾绕于心间？那一去不复返的金色流年，是茶
正浓、花正艳、月正圆的美好时光。

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留住它？
我一直相信，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充满了灵性，对于世俗

中的我们来说，它是一种救赎。
茶便是这种救赎。茶，生于山野，长于天地之间，吸收

日月之精华。爱茶的人不仅爱它的气味，还爱着茶里的光
阴、流逝的岁月。就像我手中的这块陈年普洱，历经十几年
光阴的沉淀，它从青涩变为醇厚。十几年的时光，足以让一
个孩童成长为翩翩少年，在多少个四季轮回里，茶与光阴，
就这样执手相逢了。

回想当年，父亲最爱喝的是砖茶，砖茶因其形似砖而得
名。父亲把砖茶喝得质朴而豪放。寒冬腊月之际，在炭火
正红的小铁炉上，铝制的大肚水壶冒着热气；把捣碎的砖茶
倒入茶碗里，冲入沸水，闷上几分钟，然后倒在青花瓷的茶
碗里，瞬间茶香四溢。

那碗茶水浓酽，色泽乌润，片片茶叶犹如雀舌。一饮一
啜，一润一悟，悠然之境忽从心出。父亲便将那把二胡拿出
来，我们仨见状立即围拢过来。当时年纪小，难以听出曲中
深意，但隐约感到茶与酒一样，是可以“醉人”的。

这样的一碗茶，犹如家里的饭菜，每家每户的味道都不
同。有的人家茶汤淡、颜色也浅，被人戏谑为：“淡得像刷锅
水一样。”有淡就有浓，往茶汤里加上一点点盐，这样的浓茶
尤其受老爷子们的喜爱。夏日的午后，几个老爷子手捧着
一杯浓茶，坐在墙角、树荫下晒太阳，在乡村里，这也算是一
道平常的风景吧。这里面就有我爷爷，他老人家喝了一辈
子茶，而那时的我，还未爱上茶。

我是上了大学后才喜欢上喝茶的。同寝室的女孩子买
来玫瑰花茶、茉莉花茶、菊花茶，说是能减肥美容。可是喝
了一段时间后，容颜和身材还是一如从前，脂肪还是顽固地
附着在身上。但是从那以后，被美丽的花茶深深吸引，茶香
与花香融合之下，令人愉悦的味道，从一盏花茶开始，慢慢
开始了“有茶生活”。

在我工作之后，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闲钱，才有能力把
喝茶当作真正的消遣。我置办了精美的茶具，买了上好的
龙井茶——那是浸润了春雨、浸润了山间迷雾的茶，那是聆
听过采茶女动人歌声的茶，那是携带了聪慧和睿智的茶。

烧水、烫杯、泡茶、续水，每一道程序都极为讲究。喝茶
是一件很慢的事，真能够坐下来，给自己泡一壶茶，且在泡
茶的过程中，享受一种悠闲、一种淡然，对于日常忙碌的我
们来说，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光阴流转间，我大学毕业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间，一
个人心里可以装下多少陈年往事？

喝茶时总想起父亲，想起他一点也不优雅的喝茶方
式。一个“茶”字简简单单，构造却如此之美：人在草木间，
淡雅一世、豁达一生。一拿一放间，慢慢顿悟，父亲才是深
谙茶之道的人啊！喝茶哪有那么多讲究，朴素之茶中也带
着妙趣。所以懂不懂茶并不重要，喝什么茶也不重要，正如
那首禅诗所写：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
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茶是醒着的。在这瞬息万变的尘世中，“寻闲是福，知
享即仙”，唯有内心真正懂得抽离，才能寻得生命的真义。
茶里光阴最可贵的正是这份气定神闲。

一杯清茶慰光阴，把心泡在一盏茶里，品味光阴故事，
倾听流年细语。

吴鲁与东观西台

五店市的冬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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